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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俗文化的闽南味道
●许晓春

最近，“茶桌仔”成为不少厦门人热议
的话题。

“饮茶成俗，俗中有礼，茶艺入道，道中
有仪态。”在闽南，客来敬茶是一种常礼，婚
嫁、寿庆、应酬、祭祀等重要场合，也常以茶
为礼，形成了一套闽南独有的茶俗文化。

闽南人热情好客，以茶待客成为传统
礼仪——主人斟好茶，以手示意，说声

“请”，大家各自认杯；主人端起茶盘，请客
人任选一杯，因杯小茶满温度高，较少端杯
敬茶；客人接受斟茶时，也是用手示意，说
声“谢谢”答礼。

闽南人把喝茶、饮茶叫作“吃茶”，和古
汉语的说法一脉相承。而闽南的茶道在很
大程度上也延续了早年传统功夫茶的“品”

“饮”方式。品茶时讲求眼、鼻、口并用，色、
香、味同辨。饮茶时要小口饮用，形如啜
酒。整个“品”“饮”过程进退有节，出入如仪。

闽南人“吃茶”或“泡茶”的程序非常讲
究，所费的时间工夫，往往多于喝茶本身，
至今古风犹存，讲究“细啜久咀”，《厦门志》
曾有记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
公壶，杯必曰若琛杯。”

闽南人饮茶讲究水、火、茶具三要素。
据《闽南民俗》等记载，茶具一般选用红色
的宜兴陶壶，只有掌心大小，叫“小掌”，配
套的茶杯常常是四个，每杯容水二三钱，这
样的茶具泡出来的茶叫“小掌茶”。在老一
辈的闽南人眼中，茶具越用越珍贵，长年泡

茶之壶，壶内结茶垢，这样的茶壶即使
不放茶叶也能泡出茶香。

除了茶壶、茶杯，真正的“茶仙”
家里一定备有小炉和小水壶，过
去用木炭炉、油炉，现在大多用电
炉。水壶也都是特制的，大约只
装一碗水，以便很快烧开。另
外，还必须有搁茶杯的茶盘和一
个碗状的茶洗，按照闽南人习惯，
泡茶之前、茶泡上时、饮茶完毕，都

需要用开水冲洗放置在茶洗中的茶
壶茶杯，绝对不能拿到洗碗池去洗。
水开之后，第一道程序是烫壶、烫杯，

随后进入第二道程序“冲茶”，倒掉茶洗中的
水，将茶壶置茶洗中，放上茶叶。茶叶往往要
放满壶，冲出来才够味，准备工作算是全部完
成了，等水一开，立刻就冲入茶壶中。

第一遍的茶不能喝，要全部倒入茶洗
中，叫“头遍水洗茶”。闽南有句俗语：“头
遍脚湿，二遍茶叶。”第一遍茶倒出后，第二
道水要立刻冲进去，然后马上斟茶，闽南人
最忌讳浸茶，认为一浸就会破坏茶的原味，
这也是一种茶俗礼仪。第三道程序“斟茶”
也很讲究功夫，必须用一个手指头按住壶
盖，将壶提起，壶嘴直下“巡回”，迅速绕着
已经排成一圈的茶杯斟下去，这种斟茶的
方法，开始叫“关公巡城”（每一个杯子都要
巡到）；最后叫“韩信点兵”（后边的那几滴
最是甘美，也是每一杯都必须点到）。如此
斟出来的茶，才能确保每一杯色泽浓淡均
匀，味道不相上下。

在闽南，给人敬茶和自己喝茶也有讲
究。“倒茶要先倒给自己，酒要先倒给客
人”，茶后倒给客人，用浓度高的茶水招待
客人，这也是一种尊重。

本报讯（记者 陈冬 通讯员 蓝艺琼）昨日是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戏汇
鹭江”——闽南戏曲艺术中心首届戏曲展演节拉
开大幕，歌仔戏《陈三五娘》率先登台，该剧由厦
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创排。

本届展演节由厦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主办，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厦门市金莲陞高甲
剧团将在半个月内为观众奉上8部经典剧目，分
别是歌仔戏《陈三五娘》《沈园情》《包青天》《五子
哭墓》，高甲戏《乘龙错》《益春告御状》《春草闯
堂》《错搭鸳鸯》（上·下），演出实行30元和50元
的惠民票价。

去年7月，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揭牌成立，这是
一个为闽南戏曲艺术发展量身定做的展演展示
和创作生产平台，厦门两个国有专业院团将团部
驻扎于此。一流的院团，需要好的剧场。好的剧
场，也必将助力院团加速腾飞。经过近一年的沉
淀，两大院团迎来入驻后的首次集中展演。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主任林德和感触颇深，

之前他们缺少专业的排练场所，一些经典剧目难
有机会与观众见面，入驻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之
后，创作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的提升。林德和说，

“硬件改善了，大家排戏、演戏就更有劲头了。”厦
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团长吴晶晶也有着同样的
感受，她表示，“迁居”为剧团提供了崭新的机遇
和舞台，打造更多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
剧目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百年的演变与传承，造就了歌仔戏、高甲戏
在本土的活跃生命力。保护这两大非物质文化
遗产，少不了戏剧界前辈与新秀的热情投入，而
政府的支持和社会机构的积极运作，对歌仔戏、
高甲戏的发展无疑是“锦上添花”。闽南戏曲艺
术中心举办戏曲展演节，正是其中一个缩影。主
办方表示，展演节促进了闽南戏曲文化的进一步
传承与传播，未来将通过举办更多的活动，推动
福建戏曲文化的交流，把闽南戏曲艺术中心打造
成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交流平台，助力厦门打造

“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

戏汇鹭岛 与民共享
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举办首届戏曲展演节

看“百岁老人”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
本报讯（记者 陈冬 通讯员 李佳凝）木

刻，是“百岁老人”黄永玉艺术的根，他爱上
木刻，是在厦门的集美中学，那是1937年。
时隔86年，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回到了他艺
术生涯的起点地。昨日，“入木·黄永玉百岁
版画艺术展”在中华儿女美术馆启幕，展期
将持续至9月17日（逢周一闭馆）。

本次展览是北京画院和中华儿女美术馆
的合作项目，入选2023年厦门市文艺发展专
项资金资助项目。展览以黄永玉亲题手记为
线索展开，展出其创作的近200件（套）版画作
品及11块原版木刻板，囊括其各个时期的代
表作，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黄永玉的版画
发展叙事与创作面貌。千帆过尽，归来依旧
美少年——今年99岁的黄永玉专门为厦门巡
展创作了一幅作品《我从闽南出发》并配文。

在整个木刻创作评价体系中，黄永玉的
作品被认为可以满足所有专业上“尺子”的衡
量，是中国现代木刻创作者的代表人物之
一。中华儿女美术馆用了四个主力厅进行展
示，其中，三个厅讲的是黄永玉入木八十年的
艺术人生，一个厅专门介绍黄永玉与闽南的
10年情缘。

机缘巧合，2016年，阿隽来到厦门，把“家”安在了
集美东安村。一次，她的几位艺术家朋友在白交祠村
拍摄，无意间发现了成片梯田茶园掩映下的西坑村。

西坑村位于厦门西北角，始建于明弘治九年
（1496年），素有“厦门西藏”之称，曾被誉为“厦门最
美十大乡村”之一。因存在地质灾害隐患，今年2月，
全村完成集体异地搬迁，目前除了宗祠，绝大多数老
厝村舍已经拆除。

“一个村庄的消失，该留存一点什么记忆？”阿隽
渴望留住乡愁，她原计划夜里住在白交祠村，白天带
上水和干粮，骑车9公里到西坑村深度体验、寻找创作
灵感。4月正处采茶季，村里有数位村民回来采茶、制
茶。陌生人的“闯入”，引起村里护林员连银加的注
意，当他了解到一个女画家为留住乡愁，孑然一身深
入村里，主动把护林员使用的房子提供给她食宿。

喜出望外的阿隽，一头扎进西坑村。10天里，她
沉浸在这个残垣断壁的“坑”里，彻底“放野”自己，帮
村民剥笋与其深谈，走进一片狼藉的碎砖瓦砾堆，拾
起被弃的晒茶簸箕、采茶工具、残碎茶袋，收集村民
丢下的生活物件……拆迁后的苍凉与孤独，震撼并
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

阿隽疯狂地创作了26件作品，她把收集的道具
经过魔术师般地混搭和重新组合，让画面呈现神奇
的视觉体验，用艺术把村民昔日的生产生活和祖祖
辈辈的乡愁留存下来、延展开去。“艺术家不只是表
达花花草草的甜，更要超越局限，表达矛盾与冲突”，
阿隽说，“西坑村的沉寂是暂时的，这里土地肥沃，茶
园生生不息，期待重生。”

黄永玉与集美学校
黄永玉是人见人爱的老顽童，他生于

1924年，首批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因家境贫困，黄永玉小学毕业后，便跟
着其二叔黄毓熙到他任教的厦门集美学校
（现为集美中学）读中学。集美学校在当时
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师资，也为学生们提供了
理想的学习环境。黄永玉的美术与语文成
绩非常出色，但他不爱上数理化和英文课。

虽说课堂上的书读得不好，但他把集美
学校整整六层楼的图书馆藏书“从头到尾都
翻烂了”，并从此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这
为他后来的艺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
基。

正是在集美学校，在美术老师的支持与
鼓励下，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雕刻了大量
作品，这些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上，引起很
大关注。可以说，木刻是黄永玉作为艺术家
成名道路上的第一块“敲门砖”。1947年，
沈从文的著名作品《边城》中就出现了黄永
玉的木刻插图。

留住西坑村的乡愁，是阿隽关注“人与土地”的
一种努力，源于她从小“看更大世界”的执念。

阿隽，原名史军，父亲希望她承继父业，当一名军
人。作为工程兵的父亲常年奔走于天南海北，一年才
回家团聚一个月，给她讲述“外面的世界”。

14岁那年，读初二的阿隽随母亲去西南师大，母
亲白天出去培训，她一个人在校园里闲逛，透过一个
教室的门缝，她看到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在画画，刹那
间，“心灯”被拨亮——“我要学画”。母亲培训结束
后，她强烈要求留下来，一个人独立生活了15天。

从此，“学画画，看更大世界”这粒种子，在她的
内心萌芽扎根、顽强生长。在涪陵读了三年美术职
高后，她报考了乐山师范学院美术系，为了看看“神
秘的大佛”。

1995年，阿隽大学毕业，家里人给
她安排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从小对整齐
划一、集体主义有点叛逆的她，强烈抗拒

“被安排”，坚持去外面闯一闯。家人拗
不过阿隽的执念，攒了3万元，送她到中
央美院研修班深造绘画。

两年后，阿隽毕业，她明白：靠卖画
为生，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马上找份工
作。当时的北京，市场经济开始勃兴，电
脑热方兴未艾。她用3个月时间“恶补”
平面设计和电脑知识，很快找到一个广
告工作。没过多久，她敏锐发现商机，与
人合伙开了一家涉外广告公司，当起了
小老板。10年美术专业训练加上敢于
冒险的个性，阿隽设计的广告宣传品富
有创意，订单纷至沓来，有时赶工，三天
三夜只睡四五个小时。“那时来钱也快，
一个晚上就有可能赚到 1 万多元。”
2018年，在北京已站稳脚跟的阿隽，把
重庆的家人接来玩。

尽欢之后，阿隽困惑了，夜深人静时，
不断追问自己：“我学画画是为了做广告
拉生意吗？”“我怎么回到当初的起点？”

在一个法国朋友的引荐帮助下，阿隽
开始漫游欧洲列国，流连忘返于各国艺术
博物馆。一次，在法国卢浮宫，看着满墙
的达·芬奇、莫奈、高更等大师的作品，一
股巨大的喜悦如海啸般袭来，阿隽坐在展
厅的椅子上幸福得泪流满面。后来，
她又去了印度、美国，回国后又
到甘肃敦煌、麦积山，深度
体验不同艺术的场景，心
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在旅游研学中，阿
隽逐渐平静下来，重
新找回了自己内心的
真爱——全身心地投
入画画，回到梦想的
原点。

如今的阿隽，在集美靠近海边的小
区安家，在同一个小区租了一套作为自
己的“梦工厂”（创作室）。

走进阿隽生活的家，生活美学的气
息扑面而来，厨房、客厅、茶室是打通的，
家具的摆设、墙上的饰品、泡茶的道具，
不是镌刻着阿隽灵感的结晶，就是挂着
她先生的绘画书法，家里的碗、盆等生活
用具，都是在景德镇“烧”成的，上面“嵌”
着她的作品。甚至卫生间，也“文艺范”
十足，洗脸盆、马桶盖上都有画作。

阿隽的艺术追求和热心热忱，感染
了社区里爱艺术的大人小孩，特别是那
些在年轻时曾经有过画家梦，后来因为
生活而放弃了的人，都喜欢向她讨教绘
画问题，小区的儿童也对她的作品产生
了巨大兴趣。她每周安排数节课，与孩
子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创作经验，传递生
活美学，引导他们发现不一样的自我。

阿隽常对孩子们说：“每一个人都是
自己的导演，敢于追梦并去探索和发现，
寻找自我的边界，把人生过得更精彩些。”

艺文 资讯

食
宿
西
坑
村10

天

创
作
了2

6

件
在
地
作
品

﹃
北
漂
﹄18

年

站
稳
脚
跟
后
又
毅
然
离
开

把
家
安
在
东
安
村

传
播
生
活
美
学

在
军
营
号
角
中
成
长

怀
揣
﹃
看
更
大
世
界
﹄
的
执
念

潮人

歌仔戏《陈三五娘》剧照。（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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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奏响
西北音画风情

本报讯（记者 陈冬 通讯员 解元）9日
晚，厦门爱乐乐团携手西安音乐学院副院
长、指挥家侯颉与青年古筝演奏家魏月明，
在思明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带来了一
场中西合璧的交响音乐会。

演出在作曲家韩兰魁的管弦乐音画《梦
浴华清》中拉开序幕。《梦浴华清》是舞剧《梦
回大唐》的第三乐章，音乐大气、流畅，以多
调性、多层次的音乐结构，飘逸、洒脱的音乐
语言，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舞蹈想
象空间。

随后上演的是作曲家魏军的古筝协奏
曲《源》，魏月明与乐团配合默契，《黄水谣》
《金色土地》《向往……》三个乐章的连续演
奏，将乐曲主题鲜明透彻地表现出来，观众
们仿佛在现场听到了黄河水的咆哮声，浓浓
的黄土气息扑面而来。

音乐会下半场，厦门爱乐乐团演奏了勃
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

扎入西坑村
只为留住乡愁

文/本报记者 王耀杰 图/阿隽 提供
她，一个自由艺术家，朋友们都叫她“阿隽”。她曾经“北漂”18

年，后毅然离开，开始游学欧洲、印度、美国；今年4月下旬，她孑然一
身，扎入偏远的西坑村，忘情体验，连轴创作，只为留住一个村庄即将
消逝的乡愁。5月初，她和厦门林后艺术公社的成员，在西坑村举行
了一场题为“从春天到春天”的艺术展，创作者比参观者还多，别开生
面。展览那天，她一边用布擦拭艺术品，一边潸然泪下……

一个天南海北自由自在闯荡的女画家，为什么对厦门一个小山
村如此关注？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阿隽在集美东安村的艺术空间，听
她讲述自己的人生际遇与追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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